
“舞剧演员”是业内给山翀的一个

定位。作为目前国内演出舞剧数量最

多、品质最高的舞剧女演员，她以情著

称，并且各色人物都能诠释到位。对于

“舞剧演员”的定位山翀是认同的，在舞

剧表演方面她确实有独到的心得。从

第一部《徐福》开始，20 多部大型舞剧的

演出使她积累了很多经验，是这些经验

逐渐将她从懵懂领到真正的舞剧表演

殿堂。到《青春祭》这部作品时，她开始

顿悟到，“舞剧”绝不仅是“舞”，很重要

的是“剧”，也就是要注重用肢体诉说故

事、塑造人物。

一个好的舞剧演员首先一定要把

握人物内心的情感、树立人物的形象、

丰富人物的内心。这就需要在前期做

大量的准备，如看剧本、看影视剧等资

料，从多方面了解人物、剧情，特别是一

些个性鲜明、与自己性格有极大反差的

人物，像《原野》中的金子。

最初张健民导演找到山翀，她很是

惊讶，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演好曹禺笔下

这个敢爱敢恨、泼辣率直的女性。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她走入剧组，在准备过程

中，山翀竟慢慢地喜欢上这个角色，她

觉得金子这一角色很值得尝试，主要原

因是，金子的命运很牵动她，让她有表

现欲，有发挥的空间。这也让她意外发

现，自己可以突破一直柔情的女性形

象，尝试叛逆的角色。这一发现让她兴

奋又欣慰。这些发现都是山翀在研读

人物时找到的。

舞剧表演不是单单靠技术，更多的

是用心。感情的表现也是日积月累的，

甚至可以从平常的练功中开始。很多

人觉得练功很枯燥、辛苦，但山翀在练

功中，哪怕是最简单的擦地动作，她都

会把表演融入其中，有意识地将表演融

入动作中，将情感融入练功的音乐中，

久而久之，动作中就习惯性地带出了感

情。各种动作伴着音乐都会表现出不

同的感觉，而这些带情感的动作，都会

自然而然、灵活自如地运用到不同舞

剧、不同情感的表演中，这就是持之以

恒锻炼出的习惯。

日积月累、用心体会是山翀成功演

出舞剧的经验，是山翀对待舞剧工作的

态度写照，更是值得年轻演员学习的真

经。回首自己演过的众多作品，精益求

精的她总觉不足，仍在追逐，希望观众

能读懂她的表演，爱上舞蹈。每次演

出结束后，山翀都会不断总结，做出调

整，所以即使是同一出剧目，每场演出

都有所不同。她能感觉到自己每一次

改 变 的 好 或 不 好 ，并 记 住 这 种 感 觉 。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舞剧本身，还有

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要让观众体会

到演员想表达的，这也是舞蹈工作者

为之努力的。“舞剧表演要用心去跟观

众交流，而不是盲目地自我陶醉。”山

翀说。

多年的舞台生涯，山翀穿梭于各色

的舞蹈人生，品味着他人的人间百味，

经常忘我得身心疲惫。回到现实，朋友

们都认为她是个除了舞蹈什么都不会

干的人，而她也很坦诚地说，闲下来她

最想做的就是放松。每结束一次新的

创作，山翀首先想做的就是补充睡眠，

因为经常一两个月为了一个作品而全

身心地投入，当一切结束时，整个人都

被掏空了，她需要恢复元气。

那时，她可以整天在家足不出户，

看书、听音乐、偶尔收拾房间。由于跟

厨房完全不来电，却又爱吃，她也会自

己出去逛街、品尝美味。这是她窃喜的

地方——舞蹈演员既需要补充营养、增

强体力，又要控制饮食以保持体形，可

她两不误，即使天天吃夜宵也不用为此

发愁。山翀的另外一个休闲方式就是

到电影院看电影。她还结交了一些话

剧界的朋友，有时间还会去看他们的演

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在舞蹈以外，说起自己的好胃口、

跟厨房的无缘、潇洒地独自沉浸在电影

院中，这些平时的点点滴滴，山翀毫不

忌讳、眉飞色舞、畅所欲言。可每次面

对舞蹈的辛苦，山翀却没有后悔的只字

片语。对她来说，这条不归路她选对

了，它适合她。

从 11 岁到今天，舞蹈已经伴随了山

翀 30 多个春秋，但她体会到的却是小说

中经常说到的“一晃而过”。可以想起

最初懵懂中放弃重点中学英语班进入

浙江省艺校学舞蹈，想起从一张白纸努

力学习到今天的一点成绩，想起杭州的

冬天早起练功和那冻得生疮的手，想起

想家哭鼻子的可怜样，想起背着团里考

舞蹈学院的劲头……可她就是想不起

曾经说过一次“不跳了”。“天蝎座的人

属于长期奋斗型，能够制定细致的目

标，不断进行努力和尝试，并且非要有

始有终不可。”天蝎座的山翀基本符合，

她就是一个做了就要做到最好的人。

在与舞蹈相伴的日子里，舞蹈已经成为

山翀生命的一部分，她因为适合而喜

欢，更因为喜欢而觉得合适。

酸甜的回忆，让人看到了山翀柔弱

外表下隐藏的坚毅性格，更看到了她对

舞蹈的激情。面对已有的荣誉和光环，

她又会恢复到以往的平淡，但当话题谈

到舞蹈演员的社会责任时，她的激情又

重现……山翀认为，她的这些名誉是为

了传播一种舞蹈人的精神，所以她要承

担社会责任，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比

如积极参加中国文联、舞协的下基层演

出，这种面碰面、心贴心的直接交流，让

她更直接地感受到观众因为自己的表演

而得到的艺术享受，为能传播舞蹈文化

而骄傲。虽然条件艰苦，可心里是暖的。

对于未来，山翀不贪心，希望健康、

快乐，再就是那句话：“只要开始就会努

力、踏实地做到最好。”

我与汤沐海约在上海爱乐乐团见

面。那天是乐团发布新乐季，汤沐海是

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我与汤沐

海在公开场合数次见面，但都未深谈，

因为我觉得他谈话时总有所保留。后

来证明，那得看场合。

开完发布会已是中午，乐团备了简

餐。汤沐海朝我一挥手，示意我跟他

走，“去我家里坐坐，正好我家里人都

在，你可以认识认识。”他提着一个透明

塑料袋，里面装着 4 盒盒饭，晃晃悠悠地

出发了，我跟着他走。路过一个品牌理

发店，他隔着玻璃门朝店家的伙计挥手

致意。

汤沐海的家，或者说他的住处，离

乐团走路不到 10 分钟，是一处闹中取静

的高档社区。“你稍微等一下，我看看她

们是不是在睡觉。”他摸了半天钥匙，开

门进去，然后朝我挥手道：“进来吧。”指

挥家喜欢在滔滔不绝时挥手，因为挥手

是他们工作的呈现形式。

开门进去，浮现于眼前的是一片乱

象，客厅四处堆满家庭用品、书籍和唱

片。不一会儿，汤沐海的太太和女儿

就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谈话现场。他的

太太是韩国人，生于首尔，是位职业钢

琴家，为家庭放弃音乐生涯，改为全职

主妇。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生活背景，

他们的女儿会讲英语、德语、韩语和中

文 四 国 语 言 ，而 且 她 正 在 学 小 提 琴 。

我很好奇，一位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孩

子为何要学小提琴。这时她妈妈用英

语插话进来：“我是钢琴家，最大的痛

苦就是不能带着自己的乐器走，每到

一处只能使用陌生的钢琴。人和乐器

也 是 有 感 情 的 ，身 为 钢 琴 家 ，只 能 割

舍。所以我们想让她学小提琴，这样

的话她就能带着自己的琴到处走。”这

时汤沐海吃完盒饭过来，一边听着我

和她太太的谈话，一边又把我带入他

深不可测的思想漩涡。“我想通过你的

笔，表达我对家庭的亏欠，尤其是对父

母和妻儿。”他说。

“我的人生就是南征北战。”汤沐海

说道，“我很喜欢到处跑，体验各处风土

人情。但我工作忙，所以只能借助工作

来跑，而且一直觉得跑不够。”汤沐海如

今是国内 4 支乐团的音乐总监，分别在

上海、杭州、河南和天津。他在国外还

担任 3 支乐团的主要职位，分别在贝尔

格莱德、布拉格和汉堡。光是指挥这 7

个乐团，就能让他跑个马不停蹄。

汤沐海喜欢云游四海的浪子风格

来自他深爱的父亲。汤沐海的父亲是

电影导演汤晓丹，以执导 1974 年的电影

《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而红遍大

江南北，2012 年以 102 岁高寿仙逝。汤

晓丹生于福建，是客家人，从小远渡重

洋去到南洋，又远涉千里返回祖国。

中原文化其实和客家文化并未有想

象中那么遥远。汤沐海解释道：“当年的

中原人迁徙到福建一带，成了今天的客

家人。我曾带着河南乐团到漳州和华安

演出。因为那是我的老家，也是父亲的

故乡。我默默循着父亲走过的路，用真

情实感在心里缅怀他。可惜人生短暂，

我们的探索各有尽头。”

“父亲过世时，我未能与他见上一

面。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地在瑞士苏黎

世歌剧院彩排罗西尼的《奥赛罗》，我本

来想跑，但临时找不到接替我的人，只

能硬着头皮上。不过父亲百岁之后，命

若悬丝，我将每次与他见面的机会视为

默默告别。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但

久病不起，看得出他对创造力无法实现

的痛苦。我通过我的业绩，不停地在向

父亲致敬和报答。他走的时候很平静，

去了天国。我迟早要和他碰面，而且很

愉快地见面。”汤沐海说。

然后，他看着身边的妻儿，低声说：

“ 在 外 做 事 男 人 的 苦 楚 ，就 是 亏 欠 家

庭。这份工作的乐趣就在四处走动，于

是给家庭造成不便。有时我两三个月

连续在外面跑，回到家里过个两晚，第

三天又要出去环游世界，而且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路上。有一次，从芬兰飞到澳

大利亚，转机两次，前后 40 多个小时，劳

累不已。即使在家里，我也很难与她们

碰面。因为我总是很晚吃饭，还要半夜

研究总谱或处理公务。好在我有一个

好太太和好女儿。我很爱孩子，用心血

浇灌一朵弱不禁风的花长成大树，想让

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因此，对于我来说，家庭团聚是再奢侈

不过的美事。”

那么“家”，在这位“暴走族”的指挥

家心目中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他

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还是在他的心里？

“对家来说，还是安静的环境较为

合适。我 也 说 不 出 哪 里 最 好 ，其 实 这

取决于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的工

作充满声响和热闹，整天‘戎装’，我希

望在喧嚣之后找到宁静，独居一室，穿

着小短裤晃来晃去。当然，对宜居的

口味也会随着年龄而有变化，如同年

龄 也 会 让 你 对 音 乐 的 看 法 不 同 。 老

了，拿起总谱，观念会不同，能通过表

面现象看透本质。年轻时要阅读很多

参考资料来丰富自己，比如你写文章

就得旁征博引。到了一定程度后，抛

开表象，立刻能看到作曲家的本意，甚

至作曲家是否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表

达。”汤沐海说。

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它们左

右树立或践踏人生观，让信仰动摇，让

生活颠沛，让事业游离，让亲人为难。

身为指挥家，汤沐海的信仰坚定不移，

那就是音乐。

家庭拥有高寿基因的汤沐海，自然

不用担心自己的事业，相信还会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但倘若他突然离去，那他

希望如何被后人所敬仰呢？这是一个

名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于笃信禅

宗的指挥家们，尤其是对切利比达克和

汤沐海的恩师卡拉扬来说，他们都相信

来世，他们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希

望以来世继续为音乐服务的意愿。

“完全不需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纪念

我。我并不在乎被夺走所有的东西，因

为我的音乐和精神世界是夺不走的。

我的幸福是别人拿不走的，我的满足是

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与我的团在造我的

丰碑，这是别人所不具有的。谁知道哪

天一早起床，我患上忧郁症，或者突然

失聪。人生不可测，理想永在变，追求

无止境。我的每一天都在向世界挥手

告别，用我的方式。”汤沐海说。

汤沐海的母亲蓝为洁因病去后，汤

沐海在博客中为母亲的离世发了讣告，

声明将按照母亲生前嘱托，即按一切从

简的原则料理后事，并附上一首诗，寄托

了他对母亲的深切思念：

苦海十年生死丛，礁岩浪过更峥嵘。

相夫立业家中柱，教子成才天外鸿。

一剪分明扬影艺，千篇洗练叙肠衷。

川菊晚放秋风爽，人过古稀火正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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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指挥”和“家”的合奏
张 卓

艺术·中坚

2月 21日，著名电影剪辑师蓝为洁去世，享年 87岁。蓝为洁是著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母亲。汤沐海身为海内外数支
乐团的音乐总监，工作繁忙。他的父亲汤晓丹和母亲蓝为洁去世时，他都身在异乡。在一次访谈中，汤沐海情真意切
地表达了对家人尤其是父母与妻儿的亏欠。

第 42 届香港艺术节开幕式上，

名人如云、群星闪耀，各地文化艺

术界名流齐聚现场，共同庆贺这场

盛会。

在众多服饰华美、妆容无可挑

剔的人中，有一个女人格外出挑。

一件宽松的、做工考究的全黑呢子

大 衣 ，不 仅 将 她 的 身 材 衬 托 得 挺

拔、姣好，更显得其气质庄重而典

雅。齐肩的黑发拢着一张自信的

脸庞。脸上的妆很淡，但口红的颜

色显然是花过心思的，引人注目却

不过分妖娆。一群人包围着她，站

在她身旁的是香港知名导演毛俊

辉，两人正开心地合影。

“Liza 姐，有位记者想采访您，

可以吗？”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去，

用亲热又小心翼翼的话语向她询问

着。她未加思索，点头同意，与周围

的朋友话别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向记者走来。她那从容的表情与

仪态犹如一位女王，让人的心紧张

地怦怦直跳。

她，就是汪明荃。

经过一番谈话后，记者对一件

事深信不疑——坚强而又自信的女

人大都会获得成功，汪明荃就是一

个好例子。40 多年的演艺生涯，汪

明荃收获颇丰，更因其在香港演艺

界不容小觑的地位，获得了“阿姐”

的雅号。

比起“阿姐”这个称谓，汪明荃

更愿意别人称她“Liza 姐”，她认为

这个称呼比较亲切，不容易让人觉

得自己太过严肃。可是，她要强的

性格与认真的态度总让周围的朋

友敬而生畏。也许，这跟她的生活

环境有关。汪明荃出生在上海，自

小跟随祖父母生活，9 岁才来到香

港与家人团聚。自小生活上的独

立造就了她的性格与行事方式。

正是这种要强与认真铸就了

汪 明 荃 事 业 上 的 成 功 。 影 视 、歌

唱、戏曲、主持、话剧，她不但无所

不能，且战无不胜。上世纪 80 年

代，她主演的《万水千山总是情》等

多部影视剧 深 受 大 众 喜 爱 ，被 誉

为 TVB“镇 台 之 宝 ”。 不 得 不 说 ，

在 电 视 剧《万 水 千 山 总 是 情》里 ，

汪明荃饰演的女学生的扮相实在

好 看 ，模 样 清 新 脱 俗 ，穿 起 旗 袍

来，一双腿显得又长又直，还透着

少女特有的可爱劲儿。随着该剧

的播出，由她演唱的主题曲《万水

千 山 总 是 情》也 成 为 了 经 典 。 如

今的小青年或许不曾在电视上看

过《万水千山总是情》，但在 KTV

一 定 听 长 辈 点 过 这 首 歌 ，瞥 见 过

阿姐当年的俏丽风姿。

也许从那时起，汪明荃就开始

明白人们爱她哪一点。此后，接二

连三的带有浪漫、悲情色彩的电视

剧，如 1984 年她和谢贤、任达华主

演的电视剧《秋瑾》，1988 年她和郑

少秋、杨群主演的电视剧《大都会》

等，使其成为了公众的梦中情人。

即使步入花甲之年，这位大众情人

仍凭着认真与执着，使一茬茬年轻

貌美的女演员在她面前始终黯然失

色，并于 2001 年、2005 年摘得 TVB

最佳女主角。

除了影视剧，汪明荃对舞台艺

术也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

分。1982 年与米雪合演《白蛇传》、

1997 年为香港话剧团演出《谁遣香

茶挽梦回》、2002 年为香港剧团 25

周年演出赖声川 7 小时长篇巨作

《如梦之梦》，均表现不俗。

不过，汪明荃最爱的舞台艺术

当属戏曲。她曾多次公开表示，对

戏曲有很深的情意：“我自小就喜

欢 中 国 戏 曲 ，如 越 剧 、京 剧 、川 剧

等，长大来香港以后虽然主要在电

视台做节目，但仍然心系戏曲。因

为生活在香港，就自然而然走上粤

剧表演的道路。”所以，尽管她“半

路出家”走上粤剧之路，却唱得风

生水起。

汪 明 荃 与 粤 剧 的 缘 分 结 于

1983 年 。 那 时 ，她 自 筹 资 金 搞 粤

剧，与林家声合作演出《天仙配》，

反响良好。之后，于 1988 年起，与

罗家英合组“福升粤剧团”做专业

演出。1992 年，她当选香港最大粤

剧组织——八和会馆的主席，也是

该组织首位女性掌门人。

顶 着 这 些 头 衔 ，汪 明 荃 自 然

背负起发展香港粤剧的重任。多

年来，她为传承粤剧剧目，培育粤

剧 新 人 ，提 升 粤 剧 创 作 、演 出 水

平，争取粤剧演出经费和场地，不

遗余力地奔忙着。如为使香港粤

剧 后 继 有 人 ，她 常 到 学 校 去 推 广

粤 剧 ，让 孩 子 们 自 小 有 机 会 接 触

粤剧；为推广粤剧，香港西九大戏

棚开幕后，汪明荃不仅常去捧场，

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每日演出

信 息 ，向 公 众 介 绍 戏 里 的 名 角

儿 。“ 虽 然 ，今 年 香 港 艺 术 节 上 没

有 我 的 演 出 ，但 我 仍 然 会 关 注 这

个 盛 会 ，为 粤 剧 同 胞 们 振 臂 高

呼。”汪明荃说。

汪明荃不仅是事业上的强者，

令 人 惊 叹 的 是 ，她 更 是 生 命 的 强

者。1994 年，她患上了甲状腺癌。

最初，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后来

逐渐克服了对疾病的恐惧，配合医

生做了手术，度过了生命的难关。

2002 年，她又发现自己的乳房长了

肿瘤。幸亏发现得早，及时做了手

术，病情没有恶化。出院后，两次

与癌症擦肩而过的她，对工作和生

活更加充满热情。

老天爷对自强不息的人是眷

顾 的 ，在 恰 当 的 时 刻 赐 给 了 汪 明

荃一个忠诚的朋友和好脾气的伴

侣 。 在 汪 明 荃 第 二 次 患 病 过 程

中，罗家英一直陪伴其左右，不仅

照 顾 她 的 饮 食 起 居 ，还 想 尽 办 法

哄 她 开 心 。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2004

年罗家英竟患上肝癌。得知消息

后 ，性 格 坚 强 的 阿 姐 决 定 与 他 共

渡 难 关 。 在 共 同 抗 癌 斗 争 过 程

中 ，两 个 人 的 健 康 渐 趋 稳 定 ，感

情、事业上也离不开彼此，2010 年

两 人 合 作 粤 剧《德 龄 与 慈 禧》，一

经演出，备受赞赏。

如今，打开电视，总能看到汪

明荃，她还是那样光鲜靓丽地活跃

在人们崇拜的目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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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荃在粤剧《德龄与慈禧》中扮演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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